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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當局的過份敏感害己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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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執筆之日，相距中國主辦二零零八年奧運的開幕禮剛好一個月；以這臨近開幕期間政府當局的整體安排來看，可以說一句「慘不忍睹」。


不要忘記，中國現在本應是在辦喜事。贊成中國主辦奧運者也好；以不同理由反對中國舉辦奧運者也好，都不能否認一事，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，是屬於全世界的喜慶日子。（當然，多拿幾面獎牌的人會更高興！）中國作為主辦國，本來更應是喜事喜辦，但患了嚴重神經過敏的主事當局，卻將喜事辦成像軍事行動一樣，弄得北京全城以至中國全國風聲鶴唳。


筆者有不少外籍朋友，三十年來出入中國無數次，視中國為最關心的地方，但出奇地在最近幾個月，都頻頻遇到中國海關的質疑及留難，都慨嘆是奧運帶來的無妄之災。人人的神經都繃緊了。

中國的緊張，在西北部各個城市的聖火傳遞過程中可見一斑。本來一心一意為祖國歡呼的市民，卻被阻隔到離天萬丈之外。聖火途經的現場只容許官方欽點的人士出現，結果是只有欽點的歡笑，卻少了民眾由心中迸發的由衷祝願。

也許為了「辦好」奧運，中國要求萬無一失。不過，這種要求「萬無一失」的心態，本身就是一大失策。為了「萬無一失」，結果就是寧枉無縱；而中國式的「寧枉無縱」，就是不管怎樣，先下手為強。結果是處處設限，敵人友人一籃子打下，完全沒有空間讓大家舒一口氣。

也許的確有人想在奧運期間發出抗議聲音。筆者無意在這裡評論中國政府與抗議者之間誰對誰錯。但起碼有一點，面對抗爭的聲音，為甚麼總不能以平常心對待？最可惜的是，中國政府常常視為有抗議者的挑戰（甚或破壞），是損及面子的天大問題。

不知道中國何時才可以領會以平常心面對世界；領會到面子問題其實在世界政治中一點也不重要，而且也只是自己加給自己的包袱而已。

還記得一九九零年十月三日東西德統一當天，筆者適逢其會身在柏林，有幸躬逢其盛，在十月二日晚開始參加在菩提樹下大道(Unter den Linden)的巡遊時，驚覺勃蘭登堡門上的德國國寶「四駕銅馬車」不翼而飛。筆者就這事向身旁的路人詢問，所得答案是：銅馬車有點損壞，拿了去維修。

這才是德國人平實的本色，東西壞了就應該即時維修，不用考慮「開國大典」（兩德合併成為新德國）上好看不好看，面子完全不在考慮範圍。德國人的成功，原來絕非僥倖。

在我國，也不是完全沒有以平常心對待抗爭的例子。前任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先生就曾妙答傳媒的質疑。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國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的前幾天，有人問及錢氏如何看待那些不滿意香港回歸祖國的人士，錢氏的答覆簡單直接，大意是：不高興者大可不參與喜慶，去做別的事，喝杯咖啡也無妨。這才是政治家的氣量。


今時今日，咖啡沒有了，X光機倒是到處出現了，但設防愈多，有意搗蛋的人也就愈多。中國政府是自己給自己增加煩惱，又同時拉了十三億人陪它一起過這些累日子。


在中國的天主教會，近六十年來也正捱受不少當局這種神經過敏的壓迫。遠的不說，今年五月上海教區就受到政府無端端地苦害一場。本來，每年五月份的佘山朝聖，是正常不過的天主教慶典，但今年在宗教部門多方猜忌之下，「為了所謂確保奧運之前不出亂子」，到處限制教友組隊朝聖，結果弄成近年罕見的五月二十四日聖母慶典的冷清場面，讓上海教區在慶祝開教四百週年之際吃上一記悶棍。

政府何時才可以開悟過來呢？可憐我們這些老百姓！


